
舌尖上的粤语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3年 6月 2日 
 
       我常觉得，人们今天把只谙英语的单语华人说成“香蕉人”，其实对他们不尽公平。

他们若早生 20 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华族祖语，也懂传统文化和礼教，也会情系祖籍

文化。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则由中国广州本土文化网站羊城网创作题为“舌尖上的粤语”的
文化微视，内容讲述广东话的起源与发展。制作单位很用心地搜集并呈现资料，讲述

广东话或粤语是等同于华语或普通话的独立语言，而不是附属于后者的“方言”。 

        片中说，广东话是古时中原的语言与岭南百越民族的部落土话长期交融磨合后产

生的语言。若比较粤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历史，现代英语产生于约 1550 年莎士比亚

时代，于 17 世纪在英国成为较通用的语言。而广东话比英语早诞生了 600 年，于公

元 900 年便出现使用了。而至于我们这里称为“华语”的普通话，其实是大清时代的官

话。1909 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的大清官话定为“国语”，后来因

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便将“国语”改称“普通话”。 

        社会语言学里流行一句话：方言是背后没有军队支撑的语言（a dialect is a 
language without an army）。这说明语言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甚至被强势团体利用来

建立并巩固地位。许多地方在设立官方语言时都经历了各种斗争，各社群都为自己的

语言争取地位。然而，不管斗争的结果如何，即使母语成不了官方语，母语也不会被

剥夺身份。 

         新加坡独特的地方是，政府在制订四种官方语言之际，连个人的母语也得改头换

面。第一代华族移民多数来自中国南方，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华语作为母语。政策制

订后，华语英语成为许多人都得学习的两种新的语言。人类的沟通是充满智慧的，总

会找出最简洁的方式表情达意。当以前惯用的共通语不给用了，人们就必须在短时间

内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通语。新学不久或学而不精的非母语必须脱口即出，于是，在

同一句话里混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夹杂各种母语口音的华语英语应势而生，新加坡

本土语言环境逐渐形成、茁壮、乃至成熟。新语（Singlish）绝对不是人们因惰性或学

语不精而发展出来的语言（如果是的话，在殖民时代就应该出现了），它其实是我国

语言政策下的产物，在社会上流通的各类语言磨合兼容并蓄的结果，这在世界各地都

在发生，也是语言演变的必经路程。 

       我们今天努力培养双语双文化精英，我们的先辈，许多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人

才，不管是英校生华校生，都能流利地说自己的祖传母语。即使不识字没读书的叔叔

婶婶，也都能讲两种以上的社会流通语。但因为语言政策硬生生将祖语阻断，连在家

和跟家人朋友都鼓励讲“官方母语”，要同时学习两种新的语言，而英语是工作语、被

认为是出人头地的语言、来自前统治者的语言，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变得显而



易见。我常觉得，人们今天把只谙英语的单语华人说成“香蕉人”，其实对他们不尽公

平。他们若早生 20 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华族祖语，也懂传统文化和礼教，也会情系

祖籍文化。 

       语言趋势跟语言行为不能混为一谈，认为转变语言行为便能扭转语言趋势。在一

定的程度上这行得通，但必须像当年搞讲华语运动一样铺天盖地强硬推行，不过这样

的手法在现今社会已经不被接受。因此，唯有真正理解语言趋势背后的推动力和形成

因素，并认真检讨，在必要时更得大刀阔斧修正有偏差的意识形态，再落实到政策上，

因为生活的语言必须从生活着手。 

       我的祖母 106 岁，她讲的是一口有浓浓乡音的广东四邑方言。虽然她二八年华就

离开家乡，在新加坡少说也住了近 80 年，闲暇时看的电视剧都是华语配音，但打从我

有记忆开始，她跟谁说话都是操着一口有浓浓乡音的四邑话，自然、淡定、纯真、美

丽，没有急着跟上时代的矫情、没有因不符政策的不安，更没有牵强附会的卑微，堂

堂正正，坦坦荡荡，风吹不摇，雨打不动。这份坚定，没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出生自

己的成长充满自信与尊敬。你若问她，为何没学或不用华语，她不过莞尔一笑，似乎

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广东话是我的母语，我自娘胎出来就说这个话，后来读书才学华语和英语。是的，

我对广东话情有独钟，因为那是我的祖语，我成长的语言。我对华语也同样有深厚的

感情，因为那是我汲取知识和进行思考的语言，也是我在情急时冲口而出的第一语言。 

       女儿比祖母迟一个世纪出生，自她牙牙学语我便以广东话跟她交谈，刻意让广东

话成为她舌尖上的语言之一。虽然她上托儿所后较常使用华语，但至少她在与太婆见

面时，能用太婆懂得的语言向她问候。这关系的不只是曾祖孙辈沟通的问题，还有祖

辈文化的传承，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联系。 

对祖语祖音的维护，只要发心尽一己之力，已是一种成就。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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